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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地區潮州話外來借詞的音譯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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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以方言文獻中所記錄的東南亞地區泰國、越南、馬來西亞三地的潮州話外來借詞為材

料，通過比較海外潮州話、泰語、越南語、馬來語之間的音節結構差異，分析在語言接觸

過程中，處於音節中不同位置的輔音及元音所採取的選擇機制，討論音譯外來詞的轉換規

則及音譯策略。研究發現：在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話中，外來詞主要通過語音相似性經由音

節對應匹配進入潮州話中，這種相似性是相對的；潮州話的“音系庫藏”及“庫藏音節”

在借詞的音譯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近百年來海內外潮州話語音演變方向一致，是海內外

潮州人的頻繁往來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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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明清時期，潮州話就跟隨粵東潮州府的移民播遷至海外東南亞地區，因不同

語言文化之間的交流而發生了語言接觸，在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話中產生了不少雙向借

用的詞語。外來借詞在進入到潮州話後由於音系規則不同受到潮州話的改造，這種調

整既有語音層面的，也有結構層面的。

語音是語言符號的物質載體。受借語言在模仿、習得施借語言時，首先就是經由

聽覺器官接受施借語言的語音並進行編碼，施借語言通過大腦輸入到母語者中，母語

者憑藉大腦的識別、感知、判斷，由母語者通過發音器官以語音方式發出。在這個過

程中，母語者並非嚴絲合縫地將施借語言（目標語）說出來，而是帶有一定程度的母

語口音特色。

本文以東南亞地區泰國、越南、馬來西亞三地的潮州話中外來借詞 1的語音轉換為

基礎，分析探討音譯外來詞的音段在借入潮州话之後，如何經過改造以實現音系匹配，

使之具有可讀性，總結出輔音和元音借用在東南亞潮州話裡的轉換規則及音譯策略。2

2. 東南亞潮州話外來借詞的記錄與研究

2.1. 早期東南亞地區潮州話外來詞的記錄

1841年美北浸信會傳教士璘為仁（William Dean, 1807–1895）在曼谷出版的潮州
話教材《潮州話》（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前言（Preface）即提到：

曼谷的中國人口有不同的估計，從 25萬到 40萬不等。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二
的人講潮州話，而且他們每年都會從自己的家鄉大量遷入，因此可以推測，雖然

他們可能會使用一些當地特有的表達方式，但他們的語言純正程度很高。他們可

能從暹羅人那裡借用了一些表達方式，還有一些表達方式是從他們的新關係中發

展出來的；但反過來，他們也從自己的語言中向暹羅話轉移了更多的詞彙。其中

包括數字、各種家具和蔬菜名稱，以及一些動詞和助詞，這些似乎都來自漢語，

在使用時幾乎沒有改動。

1 主要是當地語言的音譯借詞，如英語進入到當地再進入到潮州話的情況，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
之內。

2 因聲調的接觸更為複雜，本文暫不涉及，擬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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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早在 19世紀中葉，由於曼谷的潮州人數量眾多，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
人出於溝通的需要，曼谷的潮州話即與當地泰語產生語言接觸並借入或輸出詞彙。在

曼谷學習潮州話後到汕頭傳教的美北浸信會傳教士斐姑娘（Adele Marion Fielde, 1839–
1916）1883年在上海出版的《汕頭方言詞典》（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即收錄了個別外來詞詞
條。如該書第392頁“鱷”條記錄了ngâk-hṳ̂ sîam-lô̤ kò̤ kìe-cò̤ bâ-kía（n鱷魚暹羅叫做“鮇
囝”）一句，指出泰國潮州人對“鱷魚”的說法不同於本地。

1886年由新加坡海峽殖民地的法庭翻譯員林雄成（Lim Hiong Seng）編寫的《汕
頭話讀本》（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中也收錄了一些新加坡潮州話中的
外來詞，如第 87–88頁：膠離 /Ka-lî/Curry、膠離末 /Ka-lî-buah̍/Curry stuff、羔丕 /Ko-
pî/Coffee、斜莪粉 /Siâ-gō-hún/Sago、斜莪員 /Siâ-gō-îⁿ/Sago in pills；第 96–97頁：網膠
/Māng-ka/Jack-fruit、網黑 /Māng-hek/Mangoostine。3這些外來借詞今天仍然活躍在東南

亞潮州話中，有不少還輸入到潮汕地區本土的潮州話，成為本地方言的詞彙。

約同一時期，新加坡古友軒也出版了馬來語和漢語的常用詞對照詞彙書《華夷通

語》。該書序言講到彼時寄居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以“閩之漳泉、粵之潮州稱尤盛焉”，

“其初履異域者每因言語不通，遂致經營難遂”，因此“爰取巫來由語注以漳泉潮音，

輯成一書”。該書收錄了大量馬來語詞，這些詞彙使用漢字注音，所注讀音反映了 19
世紀東南亞地區閩南話尤其是潮州話和馬來話之間的對應關係（李如龍  1998；邱克威  
2014；林素卉  2020）。

2.2. 當代海外潮州話外來詞的記錄

當代海外潮州話外來借詞的記錄比較零散。其中，劉堯咨編撰的《說潮州話》

（1995）是一部頗具華僑特色的潮州方言詞典，前言提到該書“把潮語外來詞裡的泰
語、馬來語、越南語和英語等收入”，希望“潮汕地區和國外潮人社區，各把該地的

潮州話外來詞收集起來，然後匯總”。該序言又把潮州話的外來詞分為六類：一是譯

音跟原音不完全一樣；二是同一事物，因地區不同而異稱；三是譯音之後，另創新詞；

四是譯音後，改造成具有潮語語素模式；五是半譯音半譯義；六是借用其他僑鄉方言

外來詞。據統計，該書共收錄了 583條外來詞，本文所討論的“外來借詞”主要是第
四種。

3 原文照錄，調整順序，保留原字體、羅馬字拼音。這些詞有的仍保留在今潮州方言中，如“咖喱”
[ka¹li⁵]、“斜莪粉”[sia⁵ɡo⁵huŋ²]；有的已被其他說法替換，如“咖啡”[kia¹hui¹]替換了“羔丕”
[ko¹pi⁵]；有的沒有保留下來，如語料中的“網膠”[maŋ⁷ka¹]、“網黑”[maŋ⁷hek⁴]，今說“菠蘿蜜”
[po¹lo⁵bik⁸]、“山竹”[sũã¹tek⁴]（本文以數字 1–8代表潮州話的 8個調類：1陰平、2陰上、3陰
去、4陰入、5陽平、6陽上、7陽去、8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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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相關研究成果

已有研究文獻中，陳曉錦（2003: 240）討論了馬來西亞吉隆坡廣東話、士乃客家
話和新山潮州話三個漢語方言在借用馬來語、英語的借詞時的語音轉換並總結出八條

共同規律，比如給每個借譯的詞加上了聲調、在複輔音之間添加元音或省去其中多出

的輔音，使其符合漢語音節的結構規律等等。陳曉錦（2014: 963–967）進一步討論了
東南亞華人社區漢語方言借詞中複輔音和濁音的語音轉換問題。文中總結了多種輔音

轉換現象，不過對其轉化策略未作進一步討論。近年來，林素卉（2020）通過《華夷
通語》討論東南亞閩南語對外來語所使用的音譯策略；郭獻尹、吳瑞文（2021）則以
日語和印尼語為例研究台廈兩地閩南語中外來詞的語音調整，調整的方式包括輔音對

當、語音中插、音節刪略、近似音替代以及超音段轉譯。這兩種研究以閩南語為觀察

點，目標語涉及馬來語（印尼語）、日語等，對我們比較粵東閩語潮州話對外來借詞

的音譯調整策略有參考意義。

2.4. 語料來源及選擇

《說潮州話》中外來借詞詞條的編纂者主要為長期生活在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華

僑，4語料的準確度和可信度較高，本文的主要語料來源於該書。除此之外我們還參考

了李永明（1991）、林倫倫（2006, 2012）、陳曉錦（2003, 2014）、陳曉錦、肖自輝
（2019）的詞條，引用上述幾種語料隨文注明。各種語料收錄的外來借詞詞彙量如下：

表 1  本文的語料來源及其收錄外來借詞數量

泰語 馬來語 越南語

劉堯咨編（1995） 212 236 22
李永明（1991） / 54 /
林倫倫（2006） 54 / /
林倫倫（2012） 56 13 /
陳曉錦（2003） / 98新山 /

陳曉錦、肖自輝（2019） 17曼谷 /23清邁 /13合艾 7曼谷 /8清邁 /10合艾 /

陳曉錦（2014） 1新加坡 /62曼谷
102新山 /69新加坡 /100坤甸

/4胡志明市 /6曼谷
1坤甸 /21胡志明市

為確保語料性質的同一性，我們首選當地潮州話的外來借詞進行分析。例如

tongkat手杖為馬來語詞，劉堯咨編（1995: 184）記錄的馬來西亞潮州話為“動角”

4 該書前言提到，該書外來詞“泰語部分由廖克平、鐘華、陳偉先，越語部分由林靜女士分別
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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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ŋ⁶kak⁴]，陳曉錦、肖自輝（2019: 470）記錄的泰國清邁、合艾潮州話為“洞葛”
[tuŋ²¹kaʔ²]。後者有可能是經由泰語二次轉譯而成，我們在分析時以前者為准。

3. 潮州話與泰語、越南語和馬來語音節結構差異

東南亞地區泰國、越南、馬來西亞三地的語言中，泰語、越南語及馬來語向來被

認為是“東南亞語言聯盟”中的成員語言，其中泰語、越南語屬於孟高棉語，馬來語

屬於南島語。5潮州話屬於漢語閩南方言中的次方言，跟這些東南亞鄰近語言同為一個

語言聯盟，彼此之間共享某些語言結構特徵。例如在語音上，東南亞語言聯盟的語音

結構以單音節為主導；有些語言在主要音節前有次要音節（prefixal syllable），次要音
節元音是非重讀的央元音。次要音節與主要音節組成“一個半音節”（sesquisyllables）；
音節結構模式相同，內部結構緊密；有聲調，或有產生聲調的強力傾向；有舌尖元音，

主要出現在舌尖輔音後等等（陳忠敏  2022: 301–302）。其中，單音節性或單音節化是
其最重要的特徵。

音節作為音系中極為重要的結構單位，是分析音譯借詞音系特點的首要單位。泰

語、越南語的單音節語素在構詞法和句法分析中佔據重要地位。馬來語雖然是多音節

詞（大多是雙音節），但詞彙的基本單位仍是單音節，在音譯時，潮州話採用一定的

策略來進行適應性調整（adapted integration），均以單個音節進行對應匹配。在匹配時，
音節結構的對應是二者最重要的模式。

在音節結構上，潮州話主要是 (C1) V (C2)結構，基本音節結構又可表示如下：

  T
  (C1) (V1) V (V2, C2)

T=聲調，C1=聲母輔音，V1=韻頭（介音），V=韻腹，V2=韻末（韻尾元音），
C2=韻尾輔音。其中韻尾（V2, C2）是互相排斥的。

其他三種語言的音節結構如下：

一、泰語的音節結構如下（參看 Kenstowicz & Suchato 2006）：

  T
  (C1) (R) V (C2)

5 馬來語屬於南島語系的馬來—波利尼西亞語系印度尼西亞語族，是否為該聯盟成員尚有爭議，但
其受周圍語言影響，往東南亞語言聯盟的方向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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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聲調，C1=聲母輔音，R=兼具元音和輔音性質的流音和半元音，C2=韻尾輔音。
輔音叢（consonant cluster）是指 C1R結合之後的整體，不等於 R。6

二、越南語的音節結構如下：

  T
  (C1) (w) V (G, C2)

T=聲調，C1=聲母輔音，w=唇軟齶介音 [w]，V=韻腹元音，G=韻尾滑音（[j]
或 [w]），C2=韻尾輔音。

三、馬來語主要是 (C1) V (C2)結構，具體可分四種：即 V、VC2、C1V、C1VC2。

馬來語沒有聲調。

從語音角度看，這三種語言的音節都可按潮州話“聲母 +韻母 +聲調”的結構進
行分析，音節中的成分按輔音、元音音段排列是 C1VC2，其中 C1是音節頭、C2是音節

尾。這些輔音在音節中的地位不同：C1是與韻母同一層次的成分，C2則是韻母底下韻

中韻尾的一個成分。所以與 C1相比，一個音節裡的 C2數量要遠遠少於 C1，分類也比

C1簡單。

從輔音的數量上看，潮州話 18個、泰語 21個、越南語 22個、馬來語 27個，其
中潮州話和泰語相同的輔音 14個、和越南語相同的輔音 11個、和馬來語相同的輔音
13個（見表 2、表 3、表 4），幾種語言的輔音系統相當不對應。例如，泰語、越南語、
馬來語都有唇齒清擦音 [f]（多來自外來詞）和舌尖濁塞音 [d]，馬來語輔音發音方法
上沒有送氣音和不送氣音的對立。

表 2  潮州話與泰語輔音比較

潮州話（18個） 泰語（21個）
p pʰ b m p pʰ b m f w
t tʰ n l t tʰ d n l r
k kʰ ɡ ŋ h ʔ k kʰ ŋ h ʔ
ʦ ʦʰ s z c cʰ s j

6 此處承審稿人指正，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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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潮州話與越南語輔音比較

潮州話（18個） 越南語（22個）
p pʰ b m ɓ m f v
t tʰ n l t tʰ ɗ n l
k kʰ ɡ ŋ h ʔ k① ᵏχ ŋ h ɣ ʔ
ʦ ʦʰ s z s z

ʈ ɲ
ʧ ʂ ʐ

①  越南語音系中，聲母 [k]在書寫上有三種寫法：k、c和 q，這三個字母作為聲母發音相同，只是
在書寫規則上與元音搭配不同。

表 4  潮州話與馬來語輔音比較

潮州話（18個） 馬來語（27個）
p pʰ b m p b m f v w
t tʰ n l t d n l r
k kʰ ɡ ŋ h ʔ k ɡ ŋ h ɣ ʔ
ʦ ʦʰ s z ʧ ʤ ɲ ʃ

s z
x j
θ ð

4. 輔音音譯策略

4.1. 音節尾的輔音音譯策略

對於音節結構 (C1) V (C2)來說，能夠充當 C2的輔音數量各不相同：

表 5  潮州話、泰語、越南語、馬來語的音節尾輔音

潮州話 5 [-m]、[-ŋ]、[-p]、[-k]、[-ʔ]
泰    語 6 ม[-m]、น/ญ/ณ/ร/ล/ฬ[-n]、ง[-ŋ]、บ[-p]、ด[-t]、ก[-k]
越南語 8 m[-m]、n[-n]、ng[-ŋ]、nh[-ɲ]、p[-p]、t[-t]、c[-k]、ch[-c]①

馬來語 13 [-m]、[-n]、[-ŋ]、[-f]、[-b]、[-p]、[-t]、[-k]、[-h]、[-ʔ]、[-s]、[-l]、[-r]
① 其中 [-ŋ]、[-ɲ]和 [-c]、[-k]分別被認為是同一音位的不同變體。

通過表 5可以看出，潮州話和泰語、越南語和馬來語音系中可以充任 C2的輔音數

量並不一致，其中的 [-m]、[-ŋ]和 [-p]、[-k]是四者共有的音節尾輔音。潮州話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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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沒有的韻尾均被改造為發音部位相近的輔音 [-ŋ]、[-k]、[-ʔ]來與之匹配，極少被改
造為 [-m]、[-p]。例如：

(1) 泰： 榜 [paŋ²]≡ บ้าน[baːn⁵¹]家；房屋
7、博 [pʰak⁴]≡ ผัด[pʰat²¹]炒、闕 [kʰuek⁴]≡

ขวด[kʰuːat²¹]瓶子、逼 [pek⁴]≡ เป็ด[pet²¹]鴨子
(2) 越： □ [bek⁸]≡ biết明白、莫祝 [mok⁸ʦok⁴]≡ một chút少許；一些、沙蘭 [sa¹laŋ⁵]

≡ xà lan駁船、簇 [ʦʰuʔ⁴]≡ chục越南計量單位、厄大 [eʔ⁴tai⁶]≡ héc ta公頃
(3) 馬： 依岳 [i¹ŋak⁸]≡ ingat回想；想想、移干 [i⁵kaŋ¹]≡ igan魚、癟跡 [pik⁴ʦiaʔ⁴]≡

pěchat被解雇；被辭退、踏滑 [taʔ⁸kuk⁸]≡ takut害怕

馬來語中的 [-f]、[-b]、[-s]、[-l]、[-r]、[-h]六個音節尾輔音為潮州話所沒有，其
中 [-f]、[-b]所轄的字很少，在文獻中也找不到借詞，而其他韻尾多被改造，例如：

(4) [sɯʔ⁴] ≡ [-s]：哈密士 [ha¹bik⁸sɯʔ⁴] ≡ habis 完了、班那士 [paŋ¹na¹sɯʔ⁴] ≡
panas熱；天熱；高溫的

(5) [-k]≡ [-l]：吻突 [buk⁴tuk⁸]≡ betol確實；正好（李永明  1991: 60）
(6) [-k]/[-0]≡ [-r]：巴剎 [pa¹sak⁴]≡ pasar市場、阿逸 [a¹ik⁸]≡ ayer水、笪些 [tak⁴se¹]

≡ taksir估計（李永明  1991: 60）、的倒 [ti¹to²]≡ tidor睡覺、濫巴 [lam³pa¹]≡
lumpur泥濘地；沼澤地

(7) [-0] ≡ [-h]：□囉 [ɡa³lo¹] ≡ gadoh 吵架、婀蘭沙拉 [o¹laŋ⁵sa¹la³] ≡ orang 
salah違法的人；被告、魯嗎 [lu²ma⁵]≡ rumah新的

上述例（4）（5）（6）顯示非塞音的輔音尾 [-s]、[-l]、[-r]在借入潮州話時，都
被改造成塞音韻尾 [-ʔ]、[-k]或陰聲韻尾。

此外，馬來語借詞以 [-k]收尾的詞彙在潮州話中有兩種匹配方式：一種是 [-k]，
一種則是 [-ʔ]。8例如：

(8) 馬： 膠力 [ka¹lak⁸]≡ garak擀麵杖、嗎虐 [ma¹ŋiak⁸]≡ banyak很多、炳特 [peŋ²tek⁸]
≡ pendek短；矮

7 本文用符號“≡”表示匹配關係，“A≡ B”表示在語言接觸中受借語言（母語）用 A來讀施借
語言（目標語）中的 B。

8 根據楊迎楹（2013: 43），檳城閩南話一律以 [-ʔ]匹配馬來語詞彙中的音節尾 [-k]，而潮州話則以
[-ʔ]、[-k]匹配，顯示出二者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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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馬： 亞□ [a¹ɡaʔ⁴]≡ agak估計；推測、峇曆 [ba³leʔ⁸]≡ balek開；打開；開放、□煠 [ɡa³saʔ⁸]
≡ gasak發生故障；出了毛病

跟閩南話音系相比，潮州話少了 [-n]、[-t]兩個輔音韻尾。在 [-p]、[-t]、[-k]塞音
韻尾俱全的閩南話中，外來借詞更常用塞音 [-t]去翻譯流音 [-r]和 [-l]。例如：馬來語
的 pasar市場在閩南話中讀為 [pa¹sat⁴]，tikar席讀為 [ti¹kat⁸]；在詞典《華夷通語》中，用
來翻譯 [-l]的大多是收 [-t]尾的字，如“日骨滑達實舌蜜”等（邱克威  2014）。這說
明相比 [-k]，[-t]的音色更接近 [-r]和 [-l]。究其原因，是二者發音部位相同，皆為舌
尖前音。這一現象也佐證了在匹配時，說話人優先考慮的是輔音的發音部位，其次才

是發音方法。9

以上提及的（4）（7）兩個現象在《華夷通語》中也有所體現。根據林素卉
（2020）的研究，《華夷通語》中大部分具有 [-s]的音節在翻譯中都增添“氏”字以
彌補閩南語音系本身的缺乏，而所錄具有 [-h]的馬來語詞，在音譯中皆沒有被翻譯。
這與潮州話的音譯策略相一致。

4.2. 音節首的輔音音譯策略

在 (C1) V (C2)音節結構中，音節首的 C1可接受的輔音數要比 C2多。潮州話和其

他三種語言最常見的匹配模式是各自音系中相同的輔音一一對應，其中 [p-]、[b-]、
[m-]、[t-]、[n-]、[l-]、[k-]、[ŋ-]、[h-]、[s-]等 10個輔音為完全等同匹配。除此之外，
其他外來音譯借詞還存在如下若干不對應的匹配規則：

對應規則 ①：潮州話≡泰語≡越南語≡馬來語 [l]≡ ด ฎ[d]/ร[r]≡ đ[ɗ]/r[ʐ]≡ d[d]/r[r]

潮州話中的 [l-]除了用來匹配三地的 [l-]之外，還用來匹配施語中 [r-]、[d-]、[ɗ-]、
[ʐ-]、[d-]等輔音。10

泰語和馬來語中的 [r-]為舌尖前濁顫音，潮州話音系中沒有與之對應的輔音，因
此借用時選擇發音部位相同的 [l-]進行匹配。例如：

9 林欣怡（2016: 125）則認為新加坡閩南話對於能夠在音節尾位置上出現的輔音的條件限制較多，
因此音節尾輔音在借用上必須放棄對語音相似性的要求而把不能接受的音節尾轉換為合格的音節

尾，所以音節尾的借用更注重發音方法。
10 這種現象還發生在廈門閩南話的印尼語借詞中：印尼語借詞中原先分別有四類輔音 [l]、[d]、[r]、

[n]，在廈門閩南話借詞中都是 [l]（郭獻尹、吳瑞文  2021）。但潮州話的 [l]、[n]不混，不用 [l]
來匹配其他語言中的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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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泰：樂 [lak⁸]≡ รกั[rak⁴⁵]愛慕、藍 [lam¹]≡ รำ�[ram³³]跳舞、洛 [lok⁸]≡ รถ[rot⁴⁵]車；車輛
(11) 馬：羅的 [lo⁵ti¹]≡ roti小餅乾、羅可 [lo⁵kʰo²]≡ rokok香煙、婀蘭 [o¹laŋ¹]≡ orang人

在馬來語的音節中，C1中的 [r-]舌頭顫動明顯，發音清晰；C2中的 [-r]則發音不
明顯，故 [-r]被翻譯成潮州話時有時被省略。例如：

(12) 馬：的倒 [ti¹to²]≡ ditor睡覺、西窯 [sai¹ie⁵]≡ sayor菜；生菜

泰語和馬來語中的 [d-]為舌尖濁塞音，越南語中 [ɗ-]是一個濁內爆音，屬於非肺
部氣流音，潮州話中 [t-]、[tʰ-]、[n-]、[l-]聲母的發音部位均與之相同。但是在 [ ±濁 ]
這一特徵下，濁邊音 [l-]與 [d-]、[ɗ-]發音方法更為接近，故潮州話沒有使用清聲母
[t-]、[tʰ-]來匹配其他語言的 [d-]、[ɗ-]。例如：

(13) 泰：祿 [lok⁸]≡ ดอก[dɔːk²¹]花朵、夵 [lu¹]≡ ดู[duː³³]看
(14) 越：隆 [loŋ⁵]≡ đồng元
(15) 馬： 班萊 [paŋ¹lai²]≡pandai聰明的；能幹的、□囉 [ɡa³lo¹]≡gadoh爭吵、榴槤 [liu⁵lieŋ⁵]

≡ durian榴槤

值得一提的是，馬來語中的 [d]有時也被匹配為潮州話中的 [t-]或 [-k]，例如：

(16) 馬： 株獨 [tu¹tok⁸]≡ dudok坐下、的踏 [ti¹taʔ⁴]≡ tidak沒有；不、炳特 [peŋ²tek⁸]
≡ pendek短；矮

潮州話中沒有舌尖塞音韻尾，所以馬來語中同部位的音節首輔音 [d-]有時也會被
分析為音節尾輔音 [-k]，例如：

(17) 馬：吉哀 [kek⁴ai¹]≡ kedai雜貨店（李永明  1991: 59）

和潮州話一樣，新加坡閩南話音系中也沒有與英語對應的舌尖濁塞音 [d]，借用
者所採取的改造方法也有兩種：第一是改造為舌尖邊音 [l]，保留濁音性質；第二是直
接清化為相同發音部位的 [t]，兩者各佔一半的比例，沒有明顯的傾向（林欣怡  2016: 
61）。這一現象可以說明馬來語中的 [d]音色游離於潮州話的 [l]和 [t]之間。

潮州話音系中的舌尖前清塞音 [t]—[tʰ]是不送氣 /送氣兩向對立，泰語、越南語
均是 [t]—[tʰ]—[d]三向對立，而馬來語的舌尖前塞音只有 [t]—[d]清濁對立。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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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為不送氣 [t]而不是送氣 [tʰ]，也符合在感知上馬來語的濁塞音 [d]和不送氣 [t]更
相似。

另一方面，潮州話 [l]聲母的實際發音可能與閩南話一樣為鼻冠音 [ⁿd]。閩南話的
[l]聲母一般被認為它的音色接近 [d]，有時介乎 [l]和 [d]之間（羅常培  1956: 6；楊秀
芳  1991: 24；竺家寧  1999: 54），而胡方（2005）通過聲學分析指出它實際上是鼻冠
音 [ⁿd]，而不是傳統的一般濁擦音和邊音。

此外，陳曉錦（2014: 954）記錄的胡志明市潮州話的越南語音譯詞中 cà ri咖喱
[ka³³li⁵⁵]、cà rem霜淇淋 [ka³³liam³³]兩詞使用了 [l-]對譯越南語的 r[ʐ-]。

對應規則 ②：潮州話≡泰語≡越南語≡馬來語 [ʦ/ʦʰ]≡ จ[c]/ฉ[cʰ]≡ ch[tʂ/tʃ]≡ ch[ʧ]

泰語中的 [c-]、[cʰ-]為舌面中清塞音，泰國學者習慣標注為 [c-]、[cʰ-]，中國學者
習慣標注為舌尖前 [ʦ-]、[ʦʰ-]，二者音色接近。例如：

(18) 泰：草 [ʦʰau²]≡ เชา่[cʰau⁵¹]租賃

越南語音系中的塞擦音僅有 [ʧ-]一個。根據嚴翠恒（2006: 22），越南語的 ch[c-]
實際讀音已經擦化接近於塞擦音 [tʂ-]、[ʧ-]，為不送氣清塞音，沒有送氣音與之對立。
因此潮州話翻譯時比較自由，可使用送氣 [ʦʰ-]或不送氣 [ʦ-]進行匹配。例如：

(19) 越：祝 [ʦok4]≡ chút[ʧot]少量；稍微；一點點、裁 [ʦʰai5]≡ chai[ʧai]玻璃瓶

馬來語音系中沒有舌尖前音，而有不送氣舌葉音 [ʧ-]，潮州話利用不送氣舌尖音
[ʦ-]與之匹配，例如：

(20) 馬： 英澤 [eŋ¹ʦek⁸]≡enché叔叔、密渣朥 [mik⁸ʦa¹la⁵]≡bichara打官司、朱裡 [ʦu¹li²]
≡ churi偷；竊

對應規則 ③：潮州話≡越南語 [s]≡ x[s]/s[ʂ]

越南語中的舌尖清擦音有前後對立，而潮州話舌尖擦音沒有，故採用 [s-]與之匹配。

對應規則 ④：潮州話≡泰語≡越南語≡馬來語 [z]≡ ย ญ[j]≡ gi[ʐ]/v[v]≡ j[ʤ]

泰語中的 [j-]為舌面半元音，潮州話以 [z-]音譯相關借詞，例如：

(21) 泰：□ [za¹]≡ ยา[jaː³³]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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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規則 ③，越南語中的舌尖濁擦音有前後對立，而潮州話沒有，故採用 [z-]與之
匹配。同樣，唇齒濁擦音 [v-]亦不見於潮州話音系中，[z-]與 [v-]共享 [+濁 ][+擦音 ]
這兩項特徵。當沒有與之相同發音部位的輔音可以匹配時，發音方法會成為匹配的最

高優先順序。例如：

(22) 越：□□ [zu³³sɤ³⁵]≡ vú sữa[vu sɯɤ]牛奶果（陳曉錦  2014: 905）
(23) 馬： 惹學 [zia¹hak⁸]≡ jahat頑皮的；不好的；兇惡的、惹昂 [ria²ŋaŋ²]≡ jangan不要；不好、

□兒 [ɡa⁷zi⁵]≡ gaji工資；薪水

對應規則 ⑤：潮州話≡越南語≡馬來語 [kʰ]≡ kh[ᵏχ]≡ k[k]

越南語的 [ᵏχ-]聲母是一個擦音，發音時先發一個短促的 [k]，緊接著發 [x]。越南
語中只有 [k-]而沒有與之相對應的送氣的 [kʰ-]，故潮州話在匹配 [ᵏχ-]時，將短促的 [k]
與 [x]改造為本音系中的 [kʰ-]。

馬來語音系中，舌根清塞音沒有送氣不送氣的對立，一般都是與潮州話的 [k-]匹
配，但存在例外：

(24) 馬：力臼 [lak⁴kʰu⁶]≡ laku貨物暢銷；走俏、羅可 [lo⁵kʰo²]≡ rokok香煙

4.3. 音節中的輔音音譯策略

相較於泰語和越南語的單音節性，馬來語的音節結構比較特殊，多音節詞中間的

輔音有時候被受借語言分析為前一音節的輔音尾，例如：

(25) 馬： 兒六甲 [ʣi⁵lak⁸kaʔ⁴]≡ jilaka不湊巧、吉哀 [kek⁴ai¹]≡ kedai雜貨店（李永明  
1991: 60）

這說明音節內部的音素結合得十分緊密。面對施借語言馬來語的同一種音節結

構 -C-，受借語言潮州話的選擇機制可以有所不同，既可以分析為 C2，也可以分析為

C1，體現出語音選擇機制的靈活性。

馬來語音節中的輔音音譯策略，也見於客家方言外來借詞中。20世紀初流行於新
馬一帶的對譯詞典《正客音譯木來由話》使用客家話讀音讀出的漢字給馬來語注音，

有些漢字注音的前一個音節的韻尾和後一個音節的聲母相同，例如：

(26) 馬： 各 各 [kɔk⁷kɔk⁷] ≡ kokok 啼、 炎 命 [iam⁵miaŋ⁷] ≡ jamin 擔 保（ 蕭 麗 燕  
2002: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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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結

不同的方言中通常有相同的語音選擇機制，即所謂的“近似音替代”，11這種機

制確保了施借語言跟受借語言之間的可溝通度。綜上可以看出，海外潮州話對泰語、

越南語和馬來語的音節首尾輔音對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音譯策略如下表所示：

表 6  潮州話、泰語、越南語、馬來語的輔音對應

潮州話 泰語 越南語 馬來語

音節尾

[-ŋ] [-n] [-n] [-n]
[-k] [-t] [-t] [-t]、[-l]、[-r]
[-ʔ] — — [-k]、[-s]
[-0] — — [-r]、[-h]

音節首

[l-] [d-]、[r-] [ɗ-]、[ʐ-] [d-]、[r-]
[ʦ-]、[ʦʰ-] [c-]、[cʰ-] [tʂ-/ʧ-] [ʧ-]

[s-] — [ʂ-] —
[z-] [j-] [ʐ-]、[v-] [ʤ-]
[kʰ] — [ᵏχ-] [k-]

5. 元音音譯策略

相比輔音的匹配，東南亞潮州話對泰語、越南語、馬來語的單元音對應匹配規則

相對比較簡單，潮州話有六個單元音、泰語有九個單元音、越南語有九個單元音，馬

來語有六個單元音。其中，馬來語與潮州話單元音對應程度最高（見表 7）。在單元
音音譯過程中，一般使用對應的“近似音”進行替代，例如“夥計”這一概念義詞馬

來語說 kuli，潮州話譯為 [ku¹li²]，這兩個音節與潮州話音系及音節結構完全等同匹配。

表 7  潮州話、泰語、越南語、馬來語的元音對應

潮州話 a e i u o ɯ
泰    語 a/a: ɛ/ɛ: e/e: i/i: u/u: o/o: ɔ/ɔ: ɯ/ɯ: ə/ə:
越南語 a/a: ɛ e i u o ɔ ɯ ə①

馬來語 a ɛ — i u — ɔ — ə
① 越南語的 [ə]實際音色接近 [ɤ]。

11 所謂“近似音替代”，是指音譯過程中，人們傾向於採用借入詞語的語言相同的音位或相近的音
位，而較少產生新的音位，這是由於採用借入語言的音位對借入詞彙的語言的使用者而言更容易

發音的緣故（郭獻尹、吳瑞文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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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種相似性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複合元音在匹配的過程中，除了考慮

到音素音值的相似對應匹配之外，受借語言中的“庫藏音節”12直接影響了採用什麼

音節與之匹配。劉丹青（2023）認為漢語音譯以音節為最小翻譯單位，只接受音系庫
藏中的現成音節；庫藏音節外的掛單音素須通過音素增加轉化為庫藏音節或刪除。借

詞會避免製造出庫藏中不存在的音節，不論該音節是否合法。例如：

一、潮州話有輔音聲母 [tʰ]，韻母 [uai]，就語音單位而言都可以是合法的入庫音
素，但 [tʰ]不能夠和 [uai]相拼構成音節，語者不會為 [tʰuai]這樣的非庫藏音節創造一
個表層不存在的音節。所以在音譯泰語 ถ้วย [tʰuːai⁵¹]杯；碟時，折合成固有的庫藏音節
[tʰue]；又如越南語的 Éo[ɛu]，潮州話以 [iou]音譯。

二、新加坡潮州話中沒有 [in]、[iŋ]韻母，因此遇到馬來語中的 in/ing音節時，當地
的潮州話匹配為 [eŋ]。例如：交寅 [kau¹eŋ⁵]≡ kau-in結婚、嚷明 [ziaŋ²meŋ⁵]≡ jaming保證。

三、泰語和越南語的元音同樣具有鬆緊特徵的區別，但這個區別特徵對潮州話母

語者來說是難以分辨的，因此鬆緊特徵的區別在感知階段被受借語言所剔除。例如：

越南語 lai cǎng混血兒一詞中的 ǎ是個短 [a]，xà lan駁船中的 a是長 [a:]，前者潮州話譯為
[lai¹kaŋ¹]，後者譯為 [sa¹laŋ⁵]。

綜上，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話外來借詞在借入各類元音有一定的規律，呈現出如下

特點：（1）基於語音相似性進行匹配；（2）受限於庫藏音節；（3）鬆緊特徵對立被
剔除。另外，泰語、越南語和馬來語均沒有鼻化元音，所以在匹配時潮州話不會啟用

音系中的鼻化元音來進行音譯。

6. 結論

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話在吸收目標語借詞的語音時，處於音節不同位置上的輔音及

元音都會受到母語音系的語音區別特徵制約，這時潮州話會對目標語進行適應性調整，

這種調整既跟語音相似度有關，也跟施借語言（輸出語）的音系結構有關。漢語及其

方言與“東南亞語言聯盟”內諸語言作為單音節性或單音節化特徵顯赫的語言，音素

並不是成為進入音譯借詞的充分條件，音節才是進行語音選擇機制的首要單位。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看到這種語音選擇的相對性。例如陳曉錦（2003: 241）提到：

12 劉丹青（2023）認為任何需要譯成漢語的語音單位都必須表現為漢語音系庫藏（phonological 
inventory）中固有的一個個音節，即庫藏音節（inventorial syll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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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我們的詞彙表裡，凡是馬來語有 g的借詞，新山潮州話都無例外
地將其轉譯為同部位的 k；相反，倒是有一讀舌根清塞音 k的馬來語借詞 koko（可
可），新山潮州話反而把它讀成了 ɡoʔ²ɡoʔ⁵³，清音反變濁音。

在我們搜集的馬來語對譯語料中很少會出現這種情況，僅有一例 tanggong擔保；保證
潮州話讀 [tam¹koŋ¹]，其餘情況，無一例外都是潮州話使用 [ɡ]來匹配馬來語的 g[ɡ]：

表 8  潮州話對馬來語 g[ɡ]的音譯

潮州話 馬來語 詞義

亞□ a¹ɡaʔ⁴ agak 估計；推測

□□ ɡaʔ⁴ɡaʔ⁴ agak-agak 大概；差不多

□囉 ɡa³lo¹ gadoh 爭吵；吵架

□煠 ɡa³saʔ⁸ gasak 發生故障；出了毛病

□兒 ɡa⁷zi⁵ gaji 工資；薪水

牙蘭 ɡe⁵laŋ¹ gĕran 土地所有權證；地契

疑拉 ɡi⁶la¹ gila 傻乎乎；傻子

□鈴 ɡo¹leŋ¹ goreng 油煎；油炸

牛拉 ɡu⁵la¹ gula 糖

惹□ zia¹ɡa³ jaga 留心、注意；守護；管顧

如□ zu²ɡaʔ⁴ juga 也；同樣；彼此彼此

斜鵝粉 sia⁵ɡo⁵huŋ² sago 芭蕉芋塊莖澱粉製作的粉絲

在以上馬來語詞彙中，新山潮州話 agak音譯為 [a³³kaʔ²]、goreng音譯為 [ko³³liŋ³³]、
jaga音譯為 [ʦia³³ka⁵³]（陳曉錦  2014: 834）；又如，越南語詞語 lai cǎng混血兒、chả giò春捲
在劉堯咨編（1995: 387, 614）和陳曉錦（2014: 905）中分別記為 [la¹kaŋ¹]/[lai³³kaŋ³³]
和 [ʦa³ʣia³]/[ʦa³⁵io¹¹]，無論是輔音、元音甚至聲調，兩者的記錄均存在差異。這種差
異可能是說話人發音習慣的問題，也可能是年齡、性別、籍貫、教育程度等社會因素的

影響，顯示了語音選擇機制的相對性和複雜性，背後成因尚待進一步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一百多年來潮州方言語音發生了舌尖鼻音、塞音韻尾 [-n/-t]跟舌
根鼻音、塞音韻尾 [-ŋ/-k]合併音變，音系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這種變化直接導致了
目標語與潮州話音系的相似度降低。13從當代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話借詞音系來看，這項

音變已經從本土的潮州話影響到海外潮州話，也從側面說明海內外潮州話的語音演變

方向是高度一致的，這也是海內外的潮州人頻繁交往的一個體現。

13 例如馬來語“吃”概念義詞說 makan，潮州話譯為 [ma1kaŋ1]，由於一百多年來潮州方言音系中前
後鼻音韻尾合併，後一音節只能用舌根鼻音韻尾對譯舌尖鼻音韻尾，造成相似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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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iteration Strategies for Loanwords in the Teochew 
Dialect of Southeast Asia

Jian Zhang
Shant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eochew loanwords from Thailand, Vietnam, and Malaysia (recorded in Teochew 
dialect documents) as research material. By comparing syllable structure differences among 
overseas Teochew, Thai, Vietnamese, and Malay, it analyzes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adopted by 
consonants and vowels in different syllable positions during language contact, and summarizes 
the transformation rules and transliteration strategies of loanword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In 
Southeast Asian Teochew, loanwords are incorporated through syllable matching based on relative 
phonological similarity. (2) The phonological inventory and inventorial syllables of Teochew play 
a key role in the transliteration of loanwords. (3)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direction of phonetic 
evolution in Teochew has remained consisten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reflecting frequent 
communication among Teochew communities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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